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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海斗门话属四邑方言，它具有四邑方言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时斗门话又受到广府话的严重影响，兼有

一些粤方言的特点；此外，斗门话还有不少自己独具的特点。斗门话中的体貌助词“诶[e33]”是与广州

话中的“咗”用法相似的完成体体貌助词，本文通过搜集和分析珠海斗门话语料，拟对珠海斗门话的助

词“诶”进行用法上的探析，认为助词“诶”能够表完成、表致使、表存现及消减、表状态持续、表回

复这几种常见用法。本文对四邑方言语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补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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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hai Doume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iyi dialect, which has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yi 
dialect; at the same time, Doumen dialect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antonese dialect, and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antonese dialect; in addition, Doumen has man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
per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usage of the particle “e” in Zhuhai Doumen dialect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vocabulary of it, and believes that the particle “e” can be used in several common ways, 
such as completion, cause, existence and reduction, continuity of state, and reply.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supplement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Siyi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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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地理及方言概况 

四邑方言泛指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的本地方言。“四邑”是一历史概念，原指位于广东省西南

部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个县，与“四邑方言”的通行范围并不完全重合。1949 年划新会县的一

部分设江门市，1983 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江门市脱离佛山专区，升格为地级市，台山、开平、恩平、

新会，并增辖原属佛山专区的鹤山五县，因而又有“五邑”之称，但四邑话并非专指上述四县市的方言，

中山的古镇话、珠海的斗门话以及鹤山多数皆属四邑话系统，因此，四邑话指的是江门地区一带及周边

的某些相类似的方言。 
四邑话与广府话(典型代表为广州话)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语调的不同，很多阴平变成去声，且保留着一

些中原古音。四邑话早期是闽南话，后来渗入客赣语，是一种粤化程度较高的混合方言，其语言系统内

部有不少与闽语、客赣语相同的成分。斗门县(含金湾区)说四邑话的村民约 23 万多人，分布在斗门镇、

白蕉镇、乾务镇、莲洲镇、井岸镇等区镇。据甘于恩在其《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一著中的介绍：“四

邑方言是粤语的一个次方言。目前学术界对于粤方言的分区还有不少分歧，但是对于在粤方言之下划出

四邑片，则意见比较统一。四邑片的通行范围包括江门市市区及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珠海

市辖下的斗门县(人口 29.41 万，1999 年统计数字)，以及中山市的古镇镇(人口 6.38 万，1999 年统计数字)，
合共八个县市。”[1] 

斗门区是广东省珠海市辖区，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端，珠海市的最西部。斗门区内流行语言主要有

四邑话、客家话、水上话三大类。随着外地来斗门定居或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南腔北调”随处可闻，

但斗门地区仍以四邑话为主，因此我们一般说的“斗门话”指的就是四邑话。本文文中提到的所有“斗

门话”的概念指的是斗门区使用的四邑话。 

1.2.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 

1.2.1. 研究背景 
粤语的广州话中表示完成体的体貌助词“咗”在学术界中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咗”字并不

是广州话所独有的，在其他地区的粤语中也存在，如在四邑话中就有一个功能基本相同的“诶[e33]”。

詹伯慧在《广东粤方言概要》一著中简单提及到：“表示完成体的助词，广州话用‘咗’，鹤山和新会

话用‘到’，鹤山话读 e33，新会话则读 e45。”[2]甘于恩在《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中写道：“表示

完成体的助词广州话用‘咗’(阴上调) [ʦo35]，其语源可能为‘着’(著)，四邑话用零声母助词 e (读为阴

平调，或写作‘诶’)，其语源可能也是‘着’。”[1]本文用“诶”字来指代这个零声母助词 e。 

1.2.2. 研究目的 
对于四邑方言语法的相关研究不多，其文章主要篇幅在研究各类助词的功能分布，着重探讨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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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深入的论证分析。语法方面的研究最为详细的是甘于恩所著的《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但

对于“诶”的用法及出现情况也只是简单提及。由于四邑方言使用区域较大，分布较广，且每一个方言

点使用的四邑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均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单独对四邑方言片中更小的方言点做一

个专门的分类探析，力求使人们弄清各个方言点的语法情况。 
由于粤语的典型代表是广州话(也称广府话)，本文在介绍四邑方言中的斗门话的同时会根据情况将其

与广州话做比较。本文的例句均来自于对本地的斗门话使用者进行的语料收集及笔者自拟而成。 

2. 助词“诶”表完成 

斗门话完成体的表示方式主要是在谓词后加助词“诶”，多与句末语气助词“了”搭配，主要表示

动作的完成或变化的实现。 

2.1. “V + 诶 + O (+ 了)” 

(1) 我喫诶饭了，唔洗煮我份。(我吃了饭了，不用煮我那份。) 

(2) 我买诶电影票了。(我买了电影票了。) 

(3) 佢倒诶一杯茶。(他倒了一杯茶。) 

(4) 佢点诶一碗面。(他点了一碗面。) 

值得注意的是，例(1) (2)是“V + 诶 + O + 了”句式，是说话者陈述一件事的发生，只关注事件在某

个时间点上完成与否，与事件发生的时间无关。例(3) (4)是“V + 诶 + O”句式，既可以作为陈述一件事情

的发生，又可以作为描述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上事情的发生经过，比如一个人问：“你冲凉恁阵你细佬系

恁做嘛？(你洗澡的时候你弟弟在那里做什么？)”回答者可以回答：“佢冲诶一壶茶。(他泡了一壶茶。)” 

2.2. “V + 诶 + C” 

(5) 老师行诶上讲台。(老师走上了讲台。) 

(6) 爷爷头先走诶翻间房了。(爷爷刚才走进房间了。) 

2.3. “V + 诶了” 

一般用于不及物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已发生。 

(7) 你妈咪训诶了，唔好讲野了。(你妈妈睡着了，不要说话了。) 

(8) 你冇听到？老师上课讲诶了。(你没听到？老师上课讲了。) 

或者用于省略宾语的回答句： 

(9) 你喫诶饭未？—喫诶了。(你吃了饭没有？—吃了。) 

(10) 你阔个星期去稳诶老师未？—稳诶了。(你这个星期去找老师了吗？—找了。) 

这种省略宾语的回答句是粤方言特有的句式，比如普通话“V + 了 1 + N + 了 2”的句式在斗门话中

表示为“V + 助词‘诶’ + N + 句末助词‘了’”(在广州话中则表示为“V + 助词‘咗’ + N + 句末

助词‘了’”)。但是普通话无法将宾语省略变成“V + 了 1 + 了 2”，而斗门话却可以变成“V + 助词

‘诶’ + 句末助词‘了’”。也就是说，斗门话中的“V + 诶了”句式中的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

是不及物动词。 

2.4. “V + 诶(处于句尾)” 

(11) 我包饼呢？—俾我喫诶。(我那包饼干呢？—被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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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书跌诶。(那本书掉了。) 

这里的“V + 诶”句式中“诶”的用法如现代汉语中的“了”类似，在句末使用不仅表示完成体，

也可作为语气词使用，因为有的句子要加上语气词才能成句。例如《现代汉语》中的例子：“他做完作

业”不成句子，说成“他做完作业了”才能成为独立的句子，可见语气词“了”对句子的完整性有作用

[3]。此处的“诶”亦可充当语气词，本来“诶”只是作为完成体标记，不充当任何句法成分也不表示实

际意义，在这里既充当助词也充当语气词。 

3. 助词“诶”表致使 

“V + 诶 + O (+ 佢)”： 
此处“诶”的用法具有非现实性，即用于表示动作行为的未然性(含将来、假设)和不确定性。 

(13) 你爹地喊你写诶作业(佢)先出街。(你爸爸叫你写了作业再上街。) 

(14) 你去抌诶呢垃圾(佢)。(你去把垃圾扔了。) 

(15) 不如我同你阔个星期去睇诶恁部电影(佢)？(不如我和你这个星期去把那部电影看了？) 

(16) 最好先炒诶呢菜(佢)再蒸鱼。(最好先炒了菜再蒸鱼。) 

此处的“佢”并非第三人称代词，而是句末助词，是粤语处置范畴的典型标记。林华勇、颜铌婷、

李敏盈在《粤语句末助词“佢”的非现实性——兼谈方言语法范畴比较中存在的问题》一著中指出，句

末助词“佢”不用于表示现实状况、不用于表示过去，可用于表示将来或未然，或者用于假设，因此具

有非现实性。使用“V + 诶 + O (+ 佢)”句式相当于明确这个动作行为的非现实性[4]。“诶”与“佢”

搭配则只能用于非现实性句子中。 
(17) 不用于表示过去： 

晾诶呢衫佢好嘛？(把衣服晾了好吗？) 

*昨晚晾诶呢衫佢。(昨晚把衣服晾了。) 

(18) 不用于表示现实状况： 

我已经晾诶呢衫佢了。(我已经把衣服晾好了。) 

*我而家晾诶呢衫佢了。(我现在把衣服晾好了。) 

(19) 可用于表示将来或未然： 

等下晾诶呢衫佢！(一会儿把衣服晾了！) 

(20) 可用于表示假设： 

唔晾诶呢衫佢，几时有得干啊？(不把这些衣服晾了，什么时候才能干？) 

4. 助词“诶”表存现及消减 

4.1. “A + 诶 + C” 

(21) 你妹妹高诶好多喔。(你妹妹长高了很多哦。) 

(22) 哇，呢书抌诶阔多啊。(哇，那些书扔了这么多啊。) 

4.2. “A + 诶 + O” 

(23) 剧早诶我们一个钟到。(他们比我们早了一个小时到。) 

(24) 又话好快，等诶成两日。(又说很快，等了整整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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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减体是四邑话的特殊体貌，广州话不见，其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动作造成消减的结果或时间消逝”，

标志为“动词 + 减”： 

(25) 恁碗汤佢饮减一啖。(那碗汤他喝掉了一口。) 

(26) 我头先训减一阵。(我刚刚睡了一会儿。) 

(27) 唔见减只鸡蛋。(不见了一只鸡蛋) 

在四邑方言中，表消减的“减”也可以用“诶”字替换： 

(28) 恁碗汤佢饮诶一啖。(那碗汤他喝掉了一口。) 

(29) 我头先训诶一阵。(我刚刚睡了一会儿。) 

(30) 唔见诶只鸡蛋。(不见了一只鸡蛋。)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替换并不是无条件的替换，“减”相对于“诶”而言不只是表示动作的完

成，作为消减体的“减”还强调数量与整体部分相比的减少，完成体“诶”则意味着数量已经穷尽，“减”

所指示的数量必须体现出动态性。此外，“诶”相对于“减”而言也并不只是表示数量、状态的变化，

“减”一般只能用于数量的减少，很少用于数量的增加，而“诶”则用于两种变化都可以。再比如以下

对话：A：“呢汤煮诶几久？(这汤煮了多久？)”B：“煮诶两个钟。/煮减两个钟。(煮了两个小时。)”
对比两个回答句，前者只是回答时间的长短，后者则着重于关心“已经煮了两个小时”这个量。两者之

间还有一些语义上的细微不同，笔者认为还需大量的语料来进行对比分析。 

5. 助词“诶”表状态持续 

5.1. “V + 诶 + O” 

斗门话表状态持续的“持续体”助词有“紧”、“住”、“诶”三个助词，一般是跟在谓语动词后，

主要表示动作所形成的状态的持续。用法如：“有纸相 nak5 诶响度门恁”(有张照片粘在门上了)，这里的

“诶”相当于广州话的“住”，其语源应是广州话完成体标志“咗”(阴上调)在四邑话中的转读，对应的

普通话为“着”。虽然同为持续体的标记，但是“紧”、“住”、“诶”三个助词的用法各有不同，笔者

将会分别对其能够和不能够使用的场所进行介绍。李敏敏在其论文《台山方言助词研究》对台山话中的持

续体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笔者在李敏敏所著基础上选取了一部分与斗门话用法一致的内容进行佐证[5]。 

(31) 识诶有几久啊？两年了。(认识了有多久了？两年了。) 

(32) 存诶三年钱有存到五万蚊了。(存了三年的钱已经存了五万块了。) 

例(31) (32)这里只能用“诶”，不能用“紧”“住”，强调行为是经历了持续的过程而获得成果，着

重在于时间从开始到现在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33) 佢一直响恁望住你。(他一直在那看着你。) 

(34) 未好抌住。(先不要丢。) 

例(33) (34)这里只能用“住”，不能用“诶”“紧”。这个句式有两个用法，一是只是简单的描述状

态依旧保持的行为，如例(33)；二是用于祈使句，希望听话者能够保持一个状态或行为，如例(34)。 

(35) 我呢钱还存紧响银行度。(我的钱还存在银行那儿。) 

(36) 呢衫晾紧响阳台，记得收衫啊。(衣服晾在阳台，记得收衣服啊。) 

例(35) (36)这里只能用“紧”，不能用“诶”“住”，强调状态依旧保持。与“住”相比，“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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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调的是当下的一个状态，虽然行为和状态是一直持续的。 

5.2. “V/A + 诶(处于句尾)” 

(37) 条路塞诶。(这/那条路塞住了。) 

(38) 个钟停诶。(这/那个钟停了) 

(39) 佢块面红诶。(他的脸红了。) 

(40) 点解水龙头关诶咯？—呢水满诶。(为什么水龙头关了？—水满了。) 

这里的两个例句表示的都是说话人在说话时所指的某种事物的当下状态，是说话人想要向听话人表

明当前这个事物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达到的，也就是这个状态在说话人说出来之

前也持续了一段时间。 

6. 助词“诶”表回复 

笔者在此处先大致介绍一下粤方言中的回复体。回复体表示恢复某个已中断的动作、行为，是趋向

动词“翻”的虚化。趋向动词用法如“翻屋企”(回家)、“翻间房”(回房间)，表示“回某个地方”的意

思；虚化以后变成趋向补语，用法如“行翻屋企”(走回家)、“稳翻来”(找回来)；而后趋向补语又有引

申用法，用法如“稳翻 1 翻 2 来”(找回来)，此时的“翻 1”表示状态的回复，意思是本来应该是属于此

处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被放到了别处，此时再移动回来，属于状态的一个回复，“翻 2”则还是用于表

示趋向补语。有时意义已相当虚泛，只表“且先做某事”，彭小川认为属于“意念上回复应有的”[6]。
广州话用“翻”(返)表示，斗门话大致相同，但虚化的“翻”一般不用： 

如普通话中的“让我洗了个澡再吃饭吧”一句用广州话和四邑话分别表示为： 
广州话：畀我冲翻个凉先至食饭啦。 
斗门话：等我冲诶个凉先喫饭啦。 
此处的“诶”就是粤方言的回复体中虚化的“翻”在斗门话中的用法。斗门话其他用“翻”表示回

复的情况与广州话的用法大致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7. 结语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粤语四邑话中的珠海斗门话所使用的助词“诶”的用法做了进一步考

察和探讨，认为助词“诶”能够表完成、表致使、表存现及消减、表状态持续、表回复这几种常见用法。

实际上，四邑话的助词“诶”不同的用法所对应的广州话和普通话是不同的字，涉及到语法化的问题，

可以从语言的接触和发展方面对语源进行探究。笔者认为，由于四邑话用零声母助词 e 来代替有声母的

字的读音，涉及到声母脱落的过程，此研究还能从语音变化的角度进行探析。总而言之，方言语法描写

仍需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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